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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进塔克拉玛干，总以为里面除了沙

还是沙。

走进塔克拉玛干，才知道沙海里有绿

也有花。

那年，我来到塔克拉玛干北面的肖塘，

第一条贯穿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途经此

处。抬眼望，两排宽阔的林带像两条绿飘

带，飘向天尽头。红红的红柳花似镶在飘

带上的红宝石，在微风中忽闪忽烁。

“谁持彩练当空舞”？此刻我如在梦

境。30 多年前，我乘车穿过这个沙漠的腹

地，眼前除了沙山沙谷再没啥。极偶然时，

才能见到几簇矮瘦的芦苇，渺小得就像大

海上几朵小小的浪花。谁也想不到，在这

个兔子都不做窝的生命禁区，会冒出这么

多青绿和繁花。

同行朋友的介绍，更让我惊喜。沙漠

公路两边，如今种着 2000 多万株红柳、梭

梭和沙拐枣。这条防风固沙的大林带，就

是沙漠公路的“安全带”。每年春夏秋三

季，防护林带上红柳、梭梭和沙拐枣的花争

奇斗艳，成了巨龙般沙漠公路的“点睛之

笔”。沙漠公路有了“安全带”，流沙再也不

能戕害这条交通大动脉了。

这样的奇迹是谁创造的？油田的同志

告诉我，是几十支来自各地的农民工队伍

栽种的。当年，千百人同时在长长的公路

两边挖坑栽树，那场面，太壮观了。

来到沙漠公路南段的塔中油田，除了

红柳、梭梭和沙拐枣，办公楼和生活区的房

前屋后，还有胡杨等沙生植物。胡杨花开

在 4、5 月，花朵细小。站在高高的胡杨树

下举头望，总也看不清胡杨花的美样子，但

觉得头顶上有一团一团彩云飘。微风起

时，空气里飘来阵阵醉人的花香。

胡杨最美的时候在秋末，那时候的胡

杨树叶子像金子一样黄。艳阳天下的胡

杨，每一个枝丫都挂满太阳，每一片叶子都

闪着金光。千千万万棵金胡杨在秋风里合

唱的金曲，是大漠里最好听的秋歌。

这些胡杨和红柳等是谁栽种的？油田

作业区的领导说，主力还是农民工。从拉

运树苗到挖坑栽树，从铺设管道到浇水养

护 ，塔 中 今 天 绿 成 这 样 ，农 民 工 的 功 劳

最大。

从塔中油田再往东北去，连片的沙地

上梭梭郁郁葱葱，这里是开发沙产业的试

验田，人们称 其 为 大 芸 基 地 。 大 芸 寄 生

在梭梭的根部，俗称“沙漠人参”，成熟后

浑身是宝。5 月，塔克拉玛干的梭梭花在

树枝上开，大芸花在沙地上开，花瓣白嫩

洁如雪，花蕊鹅黄花边紫，不争艳丽自风

流 。 基 地 出 产 的 大 芸 是 市 场 上 的 抢 手

货 ，大 芸 使 这 片 原 本 寸 草 不 生 的 沙 漠 流

金淌银。

又要说到农民工了——大芸基地建设

时，来自四川、河南、陕西和甘肃的 30 多位

农民工，从平整沙地到铺设管网再到栽种

梭梭和大芸，干了一年多。他们睡的是大

通铺，吃的是大锅饭。沙漠里扬沙天多，吃

“沙子拌饭”，在他们记忆中是常事。

还有塔中沙漠植物园，就在塔中油田

旁边。从全国荒漠区引进的几百种沙生植

物，在这里被驯化、被筛选。十几位从山东

等 地 来 的 农 民 工 ，在 这 里 已 经 干 了 许 多

年。他们在专家的指导下，精心侍弄这些

沙生植物中的宝贝。每年从 3 月到 9 月，来

自西北荒漠里的沙生植物在这里排着队开

花。塔中石油人称这个植物园为塔中公

园，漫步其间，赏花闻香，乐而忘返。大家

都知道，这里的每一树、每一花，既是专家

的杰作，也是农民工的杰作……

我忽然感到很惭愧，惭愧于过去对油

田里的农民工群体了解极少。我曾多次到

塔中油田采访，几乎没有把农民工列为采

访对象。

塔克拉玛干是一个荒凉其表、金玉其

里的沙漠，好宝贝都藏在地层深处。但这

片沙漠极度干旱，“沙漠之舟”骆驼看了都

会绝望。如今的塔克拉玛干有了这么多

茁壮成长的树，这么多争奇斗艳的花，是

亘古未有的奇迹，农民工是创造奇迹的主

力军。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

海、河南、河北、湖北，还有东北三省等，他

们来自小半个中国。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

的中青年农民，他们用这辈子最好的年华

来圆自己的致富梦，也在圆我们民族的复

兴梦。从五湖四海来到塔克拉玛干，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和石油人一起改

造“死亡之海”，让这个只见黄沙不见绿的

大沙漠有树有草还有花。

这些开发建设塔克拉玛干的功臣，都

是有名有姓的人，但我们往往只记住了“农

民工”这个共同的名字。中国科学院的专

家常青，参与了沙漠公路防护林带、植物

园、大芸基地的设计和施工，和农民工打了

几十年交道。她一时也想不起多少农民工

的名字，只记得这一拨是河南的，那一拨是

甘肃的；这几位是同一个村的，那几位有亲

戚关系。有人说农民工们是“夫妻档”“父

子兵”，他们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笑笑，接

着又埋头干活。

他们也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也有难耐

的寂寞。一些工地上没有手机信号，他们

给家人打个电话，还得爬到远处的沙山顶

上。为了沙漠公路的绿化和养护，为了使

塔中油田有更多的绿色和鲜花，当然也为

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们忍受着难忍的

思念之痛，忍受着难耐的寂寞之苦，忍受着

严寒和酷暑。塔克拉玛干里的千万棵树和

千万朵花上，有他们的寂寞和思念。他们

把自己的寂寞和对亲人的思念，变成了沙

海里数不尽的青枝绿叶和姹紫嫣红。

沙海茫茫，他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

星。干完一项工程，创造一个奇迹，他们就

“消失”了。风沙湮没了他们的脚印，烈日

烤干了他们的汗水，但他们的脚印，染绿了

塔克拉玛干的沙地；他们的汗水，芬芳了塔

克拉玛干的空气。他们勤劳付出的一切，

化成一座飘着花香的绿色丰碑。

回望塔克拉玛干那些“无中生有”的青

绿和繁花，想起那些没留下姓名却改变了

塔克拉玛干面貌的农民工，耳畔忽然响起

那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

花开塔克拉玛干
申尊敬

老程头戴灰色毡帽，身着印

有“更”字的红外套，提着铜锣，亮

起嗓音唱：清早起，长精神，要到

汴河街来打更……他每唱两句，

就用梆子敲三下锣，一顿敲打和高

唱后，吆喝：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早听说老程在汴河街打更，

以为不过是景区营销的把戏。这

次亲眼见他敲锣打更，我面带坏

笑，问老程白天为何打更。他停

住 唱 腔 ，瞪 着 眼 睛 ，

“安全巡检侍卫”的三

角彩旗摆动，旗角就

对着我。

他捋了一把浓密

的八字胡，指着岳阳

楼的方向说，那是鲁

肃的阅兵楼，现在湖

里没了操练的水兵，

楼仍在那里。我脑子

一下短了路，想不明

白打更与岳阳楼有什

么 关 联 。 老 程 没 多

讲，转身继续往前去，

“咣咣咣”三声锣，用

花鼓戏调唱：人无千

日 好 ，花 无 百 日 红 。

“咣咣咣”，又三声锣，

再唱：青山依旧在，几

度夕阳红。

暖 暖 的 阳 光 下 ，

汴河街烟火气十足，

冒着热气的小吃店面

一 字 排 开 。 人 群 熙

攘，欢声鼎沸，汴河街

变成了一条河。老程

不怕人多，锣声一响，

梆子一敲，人们闪开

一条道，纷纷伫立街

道两旁，打量这个一边敲锣一边

唱戏的更夫。汴河街氤氲的烟火

气好像被老程搅得升腾起来，欢

笑声，谈论声，一串串挂在古色古

香的檐角上。

我跟着老程穿行汴河街，鼻

腔塞满各种小吃的香味，耳里充

盈花鼓戏的腔调。我似乎慢慢品

出他白天打更也有一种味道，汴

河街这条闻名一方的美食街，以

老程的更声和唱腔为佐料，色香

味俱全。可如此罕见的打更法，

难道仅仅是为汴河街添点佐料？

我们左拐右拐，一座老戏台

突现眼前，匾上“岳舞台”三个金

黄 的 字 闪 着 光 芒 。 空 荡 的 戏 台

上，忽然吹来一股湖风，一场悲欢

离合仿佛就要上演。老程深情地

望了一眼岳舞台，刹住唱腔，坐在

台下的条凳上休憩，面对我这个

对他颇有微词的人，目光炯炯。

我对他温和一笑，摆出洗耳恭听

的样子。他并没直接回答打更的

事，而是给我讲古人如何掌握时

间。目测太阳、公鸡打鸣、滴漏沙

漏、更夫打更，都是最原始的手

法，钟表出现后，它们湮没在历史

的烟尘中。他话锋一转，说在这

条古街上打更的意义在于唤醒历

史中的记忆。

我猛地一震。原来他不是简

单的更夫，也不是简单的唱花鼓

戏 的 人 。 他 有 着 自 己 独 特 的

想法。

他指着岳舞台，向我普及巴

陵戏的相关知识。巴陵戏是国家

级非遗，流行于湖南

岳阳、益阳、常德、湘

西 等 地 ，历 史 悠 久 。

抗战时期，巴陵戏艺

人 竖 起“ 岳 舞 台 ”大

旗，成立抗敌宣传队

登台义演，令岳舞台

声名大噪。这里承载

了多少记忆呀？伴着

舞台上的吹拉弹唱，

一段段历史风云在这

上演。老程的打更声

和唱腔，赋予这些记

忆鲜活的生命力。

老程出生在洞庭

湖边的一个小渔村，

当过民办教师，做过

木工，唱过花鼓戏，开

过 工 艺 店 。 3 年 前 ，

年近古稀的他来汴河

街打更。刚来时，他

坚守传统意义上的打

更，夜巡发现电线短

路，火花四溅。他及

时处置，避免了一场

火灾。防火对这条木

质结构的古街意义重

大，“小心火烛”的吆

喝声让人们时常绷紧

防火的弦。这让他的思路打开：

打更不仅限于独自守夜，也要能

警醒更多的人。怎么做？自己不

是有响亮的嗓音吗？他的奇想就

像一粒种子，在洞庭湖东南西北

风的吹拂下，一点点生根发芽。

老程说得起劲，摆起架势，唱

道：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唱

罢，他笔挺地站在 我 跟 前 ，一 副

庄重的神情，说要把《岳阳楼记》

用花鼓戏的腔调唱出，边唱边打

更 。 我 吃 惊 地 看 着 他 。 这 个 大

胆的设想，无疑将为这一楼一街

一湖一岛的记忆增添新的色彩。

若 是 范 公 得 知 ，怕 是 也 要 拍 案

点赞。

人生在世几多好，莫让年华

付水流……老程又“咣咣咣”敲起

锣。这苍劲的声音，穿越古街的

烟火，烙印在悠远的时光上。

老
程
的
打
更
声

张
晓
根

金秋十月，为那份少年时代就深藏心

底的缅怀与追忆，我溯遵义湘江河而上，

探寻河的源头。

从茂密的枝枝叶叶间，我终于看到湘

江河由晶莹的水滴，滴落大地，再汇成涓

涓细流，聚成小溪。我追逐着这小溪，自

北向南，萦回婉转，进入遵义城区时，湘江

河已成汤汤之势，沿途纳溪聚流，汇入乌

江、长江，直奔东海。

一河跌宕逶迤，令人遐思遄飞，胸襟

豪壮。历史上，湘

江河曾名“芙蓉江”

“穆家川”，明代始

称“湘江”并沿用至

今。时光流逝，但

湘江河的涛声从未

远去消散，反而在

时光的洗濯下愈发

丰 沛 淋 漓 、滋 养

心灵。

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在长征途中占

领遵义。之后的事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古城之中，湘江河畔，召开了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湘江河的涛声与浪花见证了那

个历史性的抉择。在遵义，红军将士们畅

饮湘江河水，一洗疲乏困顿，更有无数湘

江 河 养 育 的 遵 义 儿 女 加 入 属 于 自 己 的

队伍。

因为那段历史，因为那次会议，湘江

河畔，原名小龙山的青山被遵义人敬称为

“红军山”。山上莽莽葱翠间，一座红军烈

士纪念碑巍峨耸立。与青山融为一体的

纪念墙上，镌刻着众多红军英烈的姓名。

当年，他们洒下的热血，如湘江河水，浇灌

着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

我很荣幸，生长在湘江河畔，我的外

公外婆、父亲母亲，我的姊妹和儿女，也都

生活在湘江河畔。是湘江河水养育了我

们一代又一代。

深秋，满城银杏把一树又一树的碧绿

摇成耀眼明黄。我牵着儿子，陪着父亲来

到湘江河边垂钓。上游处，一女子亭亭站

在水面，如立空中，无所依凭。细看她立

足之处，仅一根楠竹而已。河风轻拂，女

子衣袂飘飘，驭竹扬波，如履平地。父亲

告诉我们，这根楠竹如今已经漂向了全

国 ，漂 成 了“ 独 竹

漂”这一著名的黔

北民间文化名片。

河 面 上 ，白 鹭

舒展翅膀，贴着水

面掠过，翅膀带动

的风，梳起一缕缕

长发般的波纹。身

旁的鱼桶装满天光

云影，父亲两眼怡然——这翩飞白鹭，这

清 冽 河 风 ，这 拂 波 垂 柳 ，都 是 他 垂 钓 的

收获。

“我想把它们放回河里，但又舍不得，

好想带回家喂着。”儿子蹲下身来，看着外

公桶里的两条小鱼，满脸纠结。多么熟悉

的场景！这个瞬间，儿子和童年的我穿过

湘江河水的波光相遇了。最终，儿子倾倒

小桶，不舍又欣然地看着鱼儿鱼尾轻摇，

消失在水中。

从一河清波、满河潺湲里抬头展眼，

明黄苍翠中的遵义城高楼林立，灯火辉

煌。这不正是当年的先辈们为之奋斗的

愿景吗！此刻，宽阔的大道上车水马龙，

车流人流川流不息。这是另一条湘江河，

在时代的洪流中滔滔向前，正演绎着自己

全新的故事……

湘江河畔
周钰姣

太行山与黄河将一方沃土揽

入怀中，造就了怀川平原。站在

河 南 孟 州 境 内 的 黄 河 堤 防 处 远

望，黄河奔腾不息，整齐坚固的大

堤一路跟随。虽已至深秋，大堤

两岸依旧林草丰茂。黄河故道的

沙地上，一眼望去，满是绿茫茫的

花生秧。

历经春夏秋三季，花生秧从

原先的嫩绿、青绿、碧绿到如今的

深绿，迫不及待地向庄稼人宣告

自己的成熟。庄稼人笑而不言，

拔起一窝花生秧抖几抖，沙土随

着金色的阳光洒落，如婴儿般胖

嘟嘟的花生便显露出面貌，引得

庄稼人笑得合不拢嘴。

这 便 是 沙 地 花 生 。 沙 地 松

软、暄腾，花生尽可以放开拳脚，

奋力向下扎根，结出饱满、硕大的

果实。沙地漏水漏肥，花生却不

怕，它有帮手——根瘤菌能为它

供应营养成分。当 然 花 生 也 不

小气，它会慷慨地满足根瘤菌的

需求。两者合作共赢，使得花生

在 沙 地 上 长 得 旺 盛 蓬 勃 ，大 放

异彩。

安排这一切的庄稼人从不争

功。在他们看来，因地制宜是本

分。花生却懂得感恩，用丰产来

回报庄稼人。一个默默付出，一

个知恩图报，双向奔赴的情感总

是令人欣喜。广袤的黄河滩沙地

上，庄稼人埋头拔出花生，一排排

连枝带叶摆放成列；花生安静地

躺在阳光下，感受轻风的吹拂，等

待被庄稼人带回家。

刚出土的花生鲜嫩无比，脆

生生、甜滋滋，乳白的浓汁在唇齿

间迸发。田间劳作时吃上几颗，

生津解渴，疲惫顿消。老辈人尤

喜食生花生，养胃、补气血。年过

七旬的王大娘头发乌黑浓密，她

颇为自得地宣称这是食用生花生

的功劳。新鲜花生用水煮也能最

大程度保持本味。花生里放点盐

和花椒、八角，刚煮出来，吃的是

鲜甜；泡上一晚，吃的就是咸香。

佐以一杯小酒，有滋有味，再惬意

不过。

一向赶早的二大爷，早已把

摘好的花生晾晒在院子里。花生

秧喂给家里养的几只羊，晒干的

花生用来榨油，绿色健康。榨过

油的油饼晒一晒，能当肥料，也是

极 好 的 饲 料 。 沙 地 花 生 浑 身 是

宝，给庄稼人带来的收益更是不

少。“要搁以前，这日子咱是想都

不敢想啊！”二大爷从地上抓起一

把花生，剥开一粒放进嘴里，慢慢

咀嚼。

二大爷说的是事实。“黄河西

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历

史上黄河决口频繁，改道时有发

生。摆脱束缚的黄河来到怀川平

原后，也曾一度带来难以治理的

河患。千百年来，黄河岸边留下

了 无 数 治 黄 英 雄 呕 心 沥 血 的 身

影，飘荡着黄河号子铿锵有力的

回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怀川人

民 治 黄 取 得 了 巨 大 成 就 。 古 代

“三年一决口，十年一改道”的黄

河，在这里已化为福祉与安澜。

温柔、安宁的黄河，滋养出一

颗颗饱满的沙地花生。望着花生

壳，便会想起二大爷的脸，那每一

道褶皱里都溢满了笑。

沙地花生
张君燕

茵陈，带着诗意的名字，

从 久 远 时 光 的 上 游 一 跃 而

下 ，在 小 村 的 南 湾 坡 地 生 根

发 芽 。 何 其 幸 ，我 恰 好 在 每

一个春天都能在南湾的土地

上遇见它。

茵陈蒿在春风里积蓄阳

光 和 雨 露 ，也 迎 接 扑 面 而 来

的 春 色 。 春 天 ，南 湾 的 土 地

大 都 还 裸 露 着 ，偶 遇 向 阳 坡

地 里 的 淡 薄 草 色 ，多 是 冰 草

和茵陈蒿。冰草鲜有草香 ，

而茵陈出土就是一副憨敦敦

的模样，带着浓郁的腥香味。

寻着味，便可看到一枝枝干

枯 的 草 茎 下 毛 茸 茸 的 茵

陈蒿。

上 一 年 留 下 的 光 秃 茎

秆，像是插在土中的半截檀

香。在青绿细叶的簇拥下，

檀香依旧在燃烧，以大地为案，青绿的绒叶

是摆在案上的一只只精巧香炉，炉口朝天，

迎接着时令，也迎接着我。一案、一香、一

炉，呈现生命初始和终了交替的仪式感。

这份萧索掩映下的生机，也许就是茵陈这

个名字的由来。

有一年仲夏，我突然得了一种乏病，整

日萎靡不振。那种困乏，像是钻到了骨髓

里似的，乏到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眠。村里

医生给我开了几剂茵陈汤。那时节，南湾

的茵陈都长成了高高的蒿草，茎秆和叶子

都已变老了，用不成了。南湾却不乏有心

人，他们在阳春时节采下茵陈备在家中。

谁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肯张口，备

下茵陈的人就会拿出来给你。

茵陈汤味道太浓，却要趁热喝。浓郁

的草药味能把人的呼吸逼住，

真不好下咽。我说，放点白糖

吧。母亲说，药里放了糖喝上

就不灵了。想想也对，放了糖

影响药性，也并不能使药汤好

喝 到 哪 里 去 ，只 好 作 罢 。 所

幸，这苦苦的汤药喝上几日，

确实能让身心松弛不少。

年轻时偶尔得病，觉得汤

药难以下咽，以为那就是生活

中遇到的苦了。中年后，辗转

无眠的夜里，重新回忆我与茵

陈之间的细细碎碎，茵陈汤的

苦涩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

我常在日子的琐碎中奔忙，老

毛病仍不时会犯，禁不住想起

那一碗碗色泽如茶、气味腥涩

的茵陈汤。我记起，母亲为了

鼓励我把茵陈汤一口气喝下

去，总会在我喝完后给我塞一

颗糖。一颗糖，就是儿时的幸福和满足。

于是在记忆深处，茵陈的苦也沾染了糖果

的甜。

每当春天，总见有人去山野里，把蒲公

英、茵陈、苦菜悉数收进篮子，成为餐桌上

的野味。我在南湾时也挖过这些野菜，但

不是为了吃。哪能舍得吃呢？野菜阴干后

能换不少钱，买不少糖果。实际上，挖野菜

于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便是让我自幼

就在南湾识得诸多春草。如今想来，像欣

赏一件工艺品那样端详一株茵陈蒿，也是

一种享受。

如今，我不再为自己的口欲去挖茵陈，

也早已与茵陈的苦和解。偶在药方中发现

有茵陈，确信南湾初春的土地上一定能找

到它，仅此，我便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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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鸡冠菊花图》，作者高其佩，中国美术馆藏。

    那是 5 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到郊外参加活动。

时间尚早，我便在会场附近闲逛。

突然，我被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吸引住了。这棵

树的叶子黄灿灿的，好像缀满了金币。微风轻拂，

我仿佛听到了千万枚金币相撞发出的叮叮当当的

脆响。它的伙伴们长势杂乱无章，而它则枝条井

然，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丰神俊秀的少年。

这是一棵有灵气的树。如果不是有人喊我活

动开始了，我会饶有兴致地围着它走上几圈。活动

结束后，同行的人急着回城，我只好随大家离开。

但我留恋那棵银杏树，心中默念：原谅我的仓促离

去，我一定会回来的。

这几年，我一直没有旧地重游的机会，但这棵

银杏树一直郁郁葱葱地长在我的心上。每当金风

乍起，为树木染色、为大地换装的时候，我的脑海中

便浮现出它美妙的风采。今年立秋后，我拿出少有

的果断，从繁忙的事务中抽身，决定前去拜会它，就

像拜会一位深情思念却久未谋面的老友。

怀着一种强烈而秘不示人的欢喜，我骑着自行

车出了城，一路向东。骑了很久，也没有看到熟悉

的景物，我心中不免忐忑。正好，路边有位跨坐在

公路车上的青年，正低着头看手机。我问他还有多

远，他查看了一下手机地图：“4.7 公里。”

看到小伙子面容俊朗，我一时好奇，问：“你骑

车是要去哪里？”

“我要去爬甘家梁。听说那里风景很美。”小伙

子顿了顿，“您是要去看朋友吗？”

“是的，我要去拜访一棵银杏树。”

我们俩相视一笑，互道祝福，挥手告别。

旅行的意义，就是在途中能欣赏到难得一见的

风景，遇到一些有趣的灵魂。由于明确了距离，我

心中少了犹疑，将自行车蹬得飞快。

地势一下子开阔起来，风物完全呈现于眼前。

我心中一惊：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光。顿时，

悔意像一股汹涌的潮水，猛烈地拍击着我的心扉

——自己来得实在太晚了。

我举目四顾，寻找那棵树，但落光叶子的树很

难看出这一棵与另一棵有何区别。光秃秃的枝干

瘦骨铮铮，直指苍穹。我一棵一棵仔细望过去，仍

然无法判定哪一棵是我心心念念要拜会的。淡淡

的失落像一层薄雾，慢慢地浮上心头。四周寂然，

唯有麻雀起落的“沙沙”声。问树树不言，问风风不

语，心中一片空茫。

既然无法确定是哪一棵，那就索性把每一棵都

当作那一棵吧！我整整衣衫，向每一棵银杏树行注

目礼，表达我心中深深的感激和歉意，默默祝福它

们熬过寒冬，明年秋来再相会。

与银杏树们作别后，怀着丝丝缕缕的惆怅，我

又四处转了转，发现有两棵树也很好看。树身低

矮，姿态婆娑，树叶还未落尽，卵形的叶片红中有

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在我凝神细看时，心中

荡起欢喜的涟漪，一圈一圈，温柔至极。

继而想到，人生旅程何尝不是如此：常常事与

愿违，但意料之外又藏着惊喜。总有些小欢喜小感

动来滋养慰藉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经历了一次又

一次失败之后，仍然心怀热切，勇敢地奔赴下一段

旅途。

拜会一棵树
张燕峰


